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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座城，是寂寞；

一个人两座城，是守望；

两个人两座城，是牵挂；

两个人一座城，才是爱的避风港。



第一章  闲散中的一场艳遇/7

男人出了家门就忘乎所以，女人在家望眼欲穿。即便像伍琪芳这样头脑

不太灵光的女人也会明白，顾桥是一只风筝，无论走多远线的另一端始终在

她手中，想收就收，想放就放。但是，想做到收放自如又谈何容易，就算是

风筝，也是在风的外力作用下飞上飞下，线是一方面，撑线的人是一方面，

主要还要看风筝的质量。

第二章  周末夫妻/77

所谓爱情，即你是我的蓝颜、我是你的红颜；你是我的知己、我是你的

知音；人生有如此一个爱人，足已。



第三章  见不得光的影子/139

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个最爱的，一个无可取代的女人；而每个女人心中也

同样有个最爱的，一个无可取代的男人；对于逝去的过往，她们会像男人一样

动心，但与男人比较起来，女人理性的一面往往占了上风。

第四章  爱情经不起别离/209

爱情有如烟花般灿烂多姿，又如烟花般瞬间即逝。每一朵烟花就如同生

命中遇到的每一场艳遇，精彩过后剩下的只是空落落的心，真正能留下的只有

永恒的天空。

尾声/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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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这些日子伍琪芳常失眠。很难想象，白天在单位里朝气蓬勃的她，到了

夜里依旧神采奕奕。不是因为兴奋，而是过于失落。很多时候，她总会尝试着拨

打那个熟记于心的号码，但往往是即将接通的瞬间又马上挂掉。结婚两年，有一

年半的日子都是这样苦苦煎熬过来的，她不知道这种生活还要过多久，也不知道

究竟还有多大的忍耐力和承受力，更不知道远在M城工作的顾桥是否与她一样对这

种生活状态已心生厌倦，她只希望他们能够像三年前刚刚认识时那样对生活充满

希望。

寂寞的人独守空房，在寂静的夜晚回忆往事，也只有在回忆的时候，伍琪芳

孤寂的心情才会有所好转。没有酒精，没有咖啡，没有果汁，有的只是那只留在C

城的情侣杯，而杯中盛的永远是那温吞吞的白开水。

生活，像白开水般平淡无味；爱情，像白开水般不可或缺。

直到现在，伍琪芳都无法忘记当初和顾桥相识的每个细节。

那时，她三十岁，仍然待字闺中，像所有同病相怜的女生一样经常饱受家人

精神上的摧残。

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自己是哭着跑出家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伍妈妈又

催着她去相亲。作为一个早已过了适婚年龄的女孩，伍琪芳没将自己嫁出去无疑

相当于犯了众怒。而在伍妈妈不停地絮絮叨叨的时候，伍琪芳偏偏没有像往常那

样装聋作哑而是用极为叛逆的语气选择还击：“别磨叽了，房租水电的费用我都

会交的，一分钱不会差你的。”

于是，家庭战争爆发，起初是母女二人争吵，最后伍爸爸也参与进来。如果

父亲能够偏袒女儿一些，她就不至于说出“老死不嫁”的豪言壮语，也不至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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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妈妈气得一巴掌扇到她的脸上，要不是因为这一巴掌，这一天她也遇不到生命中

的真命天子。

与火辣辣的面庞比起来，深秋清晨的寒气显得咄咄逼人，冷清清的空气吸入

肺腑呼出后竟然可以产生白白的雾气。伍琪芳冒火的心情立刻得到了缓解，她知

道，母亲这一巴掌打出后，势必后悔。不过，该据理力争的时候还是要争辩几句

的。就像她始终强调的，婚可以结，男朋友也可以有，但前提是要建立在两情相悦

的基础上。可是，和父母说这些没用，家长的思维永远不可能和孩子同步，他们有

自己的见解，就像伍琪芳始终不肯妥协一样。虽然因为感情方面的事情，从小到大

她和母亲没少发生过争执，虽然每次伍妈妈过激的言语比催泪弹还要给力，但终归

是亲人，哭一哭也就罢了。如果眼泪能换回一个男人，那她当年也绝对不会放弃曾

经的初恋，而会像孟姜女那样选择将长城哭倒一片的。但目前的情况是，无论想尽

什么办法都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一个令自己和家人都称心如意的郎君，所以，

就算有再多的苦水也要往肚子里咽，都是一家人，该忍的时候还是要忍一忍的。

九站地的车程，从北向南挺进，然后转向东方，偌大城市转了三分之二，这

就是伍琪芳每天都要行进的路程。以往，她从没觉得这条路有多远，因为好的心情

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但是，这一天不同，她决定尝试着放弃乘车，改为步

行。她知道，与其在如同闷罐的公交车车厢里挨挤，倒不如走着痛快，一来可以调

整情绪，二来可以放松心情。最重要的是可以让那两只已经肿得如同烂桃般的眼睛

慢慢恢复原貌。 

也许因为肚子里有怨气，也许是为了逃避路人奇怪的目光，总之那天伍琪芳

像踩了风火轮似的飞速前行。她突然发现，如果每天都以这样“饱满”的姿态去上

班，必然会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说不定一两年下来，车子钱就有了。于是心中暗

暗窃喜。哪知道，就在她美滋滋地痴心妄想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扭，整个人重心不

稳向一侧侧扑过去。半秒钟之内，她已经整个人贴在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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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知道那天怎么那么倒霉，等伍琪芳吃力地坐起来的时候发现她那双仅有一

寸高的鞋跟居然不偏不倚地插进了下水井盖上。试想想，一个井盖只有两个窟窿，

怎么就那么巧，怎么有一只就插进去了？伍琪芳想破头都想不出自己是在怎样一种

情况下踩上去的，更想不出，那么矮的一个鞋跟怎么就能往那里进，最最让她难以

接受的是，那只鞋跟居然断掉了，断掉的那一部分早已不知去向。

就在伍琪芳脸上写满无奈，吃力地准备起身站起的时候，一只白皙的手主动

伸了过来，并且及时地抓住了她的手臂，“动作轻一点，脚下不要太用力。”

谁？不是熟悉的声音。伍琪芳立刻警觉起来。她知道，这年头能遇到好人的

机会不是没有，而是太少。

“慢慢来，我扶着你！你试着动一动，看看哪儿疼？”仔细听来，这个声音

居然还充满了磁性。

伍琪芳借着那只手的力道站起身，又顺从地尝试着一瘸一拐地走了两步，除

了与地面撞击过的手臂和膝盖以外，其余的地方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不对，被陌

生的手抓住的地方似乎略有疼痛。

“谢谢！”伍琪芳头也不抬地试图摆脱掉对方的手，“我没事，真的。”

可是那手却没有松开的意思，“看样子是没事，不过……恕我直言，你好像

真的不能走路了。”

“不能走路？哪里都没有受伤，腿脚还在原位，哪有他说的那么严重。”伍

琪芳暗想的同时不由得悄悄地瞄了对方一眼。结果这一瞄不要紧，顿时令她震惊不

已。

那是一个穿着休闲西装的男人，整体给人的感觉像是从美剧上走下来的华裔

特工，棱角分明的脸庞透着一丝温柔的笑意，那笑意如同一缕阳光直射得伍琪芳无

法拒绝他的善意之举。

“我送你！”不等伍琪芳做出反应，陌生男人已经挥手叫停了一辆出租车。

“哎！”伍琪芳被硬生生地拖进了车厢。

“不用，真的不用！”伍琪芳一边反抗一边试图好意拒绝。本以为陌生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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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单纯帮自己打车，哪知道对方将她塞进车内之后，也跟着挤了进来。

“你刚刚扭过脚，不能有剧烈运动，不差这几步……”陌生男人呼出的热气

直奔伍琪芳而来，她顿时屏住呼吸不再挣扎。

怎么办？好人还是坏人？神仙还是妖怪？挤在后排座位上算是怎么回事啊？

总得找个逃脱的办法吧？就算是好人，也得找个委婉拒绝的理由，或者……伍琪芳

的脑子转得飞快，可就算她转得再快，想得再多都没有陌生男人的行动来得迅速。

只听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切为时已晚。

“你到哪儿？”陌生男人稳稳地坐在伍琪芳身边，将随身背的包搁在两人中

间。

“啊！”伍琪芳飘出体内的魂魄瞬间附体。

“先送你。你到哪儿？”陌生男人低头盯着伍琪芳的鞋问。

“电视台，C城电视台。”伍琪芳随着他的目光也盯着自己的鞋看了起来。没

错，那鞋已经没办法看了，一侧的皮子已经面目全非，若是穿着它走路不是不可

以，只是除了外观惨不忍睹之外，两只脚的高度明显会对伍琪芳走路的姿势产生影

响。确切地说，它报废了，不能要了。

“现在不疼不见得一会儿不疼，今天注意观察，不能走太多的路，要是觉得

有什么异样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对了，这鞋最好换了吧，看样子也不能再穿下去

了，如果能换，尽快换掉吧。真担心你这个样子怎么下班。”陌生男人一边自言自

语，一边不断地在提包中摸索着什么。

“什么？下班？现在连班还没上呢，他居然能想到下班？”伍琪芳不由得再

次仔细打量起身边的这个陌生男人。是的，他是个高大帅气的男人，如果说刚刚将

他形容为特工，那么现在坐在身边的他就如同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举手投足之间

恰到好处地掩饰了他的忙乱。似乎有什么东西被他遗忘了。他幽幽地叹了口气，拉

上了提包的拉链。

“那个……”伍琪芳欲言又止。

“什么？”陌生男人吃惊地看着伍琪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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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伍琪芳扭过头去望向窗外，只见繁忙都市车水马龙。

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除了广播中时不时地传出路况信息以外，伍琪芳和陌

生男人再无言语上的交流。其实有很多次伍琪芳都想找个机会表示感谢，可每次想

张口的时候又因为觉得尴尬而不得不做罢。她很希望对方能主动开口说些什么，哪

怕是一句不相干的话题也好，只是，一直没有。

车子走走停停，目的地越来越近。伍琪芳不想被同事们看到不雅一幕，急忙

掏出手机给夏冰打电话求救：“丫头，到化妆间帮我取双鞋子，十分钟后在单位大

门那儿等我。”

“怎么了？”夏冰不解。

“一会儿再向你解释，选一双三六码的，不挑样子。”伍琪芳远远望见电视

台大门在向自己招手。“两分钟，两分钟之内！快！要快！”

“呵。”陌生男人发出了笑声。

伍琪芳扭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立刻挂断电话说：

“同事！让同事拿双鞋。”

“好。”陌生男人点头微笑。

伍琪芳暗骂：“解释什么啊？又不是男朋友，犯得着吗？”

出租车稳稳停在电视台大门口的同时，夏冰如同脱了缰的野马一般拎着鞋子

从楼里跑出，伍琪芳担心小丫头看到自己身边坐着陌生男人，急忙低头翻包。

陌生男人轻轻用肘部捅了捅伍琪芳说：“给你送鞋的来了！”

“知道。”伍琪芳恨不得将头埋进包中。

“还不下车？翻什么呢？”陌生男人话语中充满了疑问。

“别管闲事。”伍琪芳继续着自己的动作。

“难道你在等我抱你下车？”陌生男人笑着说，“实话说，我真的没那个力

气了。”

原本还心存感激的伍琪芳立刻恨得牙根痒痒，“谁说让你抱了？我是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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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付车钱！”

“不用！你还是快些下车吧，否则你同事会等急的。”陌生男人指了指车

窗，只见夏冰几乎把整张脸都贴在车窗上了。

伍琪芳惊叫着将钱丢在陌生男人的身上，迅速推开车门一把将夏冰拉开扯到

一边，用力关上车门。只听“啊”的惨叫声从车内传出。

夏冰和伍琪芳都愣住了。

“芳姐，那人是谁？”夏冰伸着八卦的头颅向车内张望。

“没人！”伍琪芳不自觉地回头望了一眼。

也许陌生男人不想让伍琪芳看到他的窘态，出租车在停顿了几秒钟后突然启

动，随着车尾处冒着的白烟一同消失在远方。

“我都看到了，有一男的。”夏冰不停地在原地叫唤。

“闭嘴！把鞋给我。”伍琪芳抢过鞋子原地开换。

不巧的是，这一幕被丁薇抓个正着。

（2）

“伍琪芳！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如实招供；二、杀人灭

口。”丁薇和夏冰将伍琪芳堵在化妆间里不让她出来。

“什么啊？”伍琪芳眼看着挂在墙上的时钟马上就要到上班时间，却又不能

及时脱身去按指纹。

要知道，正常情况下伍琪芳绝对不会到单位这么早的。作为一名后期编辑，

她只需要在午后到达即可。可偏偏这一天是部门领导“周扒皮”新上任的第一天，

“周扒皮”原名周博，之所以被大家称为“周扒皮”是因为他是电视台里出了名的

铁公鸡。他不仅对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严加要求，对待下属的态度更是毫不留

情，最可恨的是除了上述罪状以外，只要是他工作过的部门，都要经历一下指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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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这项制度。于是，早八晚五的工作模式就此形成，于是大家都得按规定时间“画

押”，于是伍琪芳也要领教一下这样的待遇。

“老实交代！别说姐妹们不罩着你，今天要是晚了也是你自找的。”丁薇

掐着腰指着伍琪芳脱下的那双破靴子问。“说！昨晚去哪儿了？怎么把鞋弄成这

样？”

“对！快说！”夏冰嘻皮笑脸地在一边帮腔。

“都给我一边儿去！今天要是晚了，我和你俩没完！”伍琪芳气急败坏地吼

道。

“小样！敢厉害是不是？有胆子放马过来，你要是不把这事儿说明白，保证

在半个小时之内全部门轰动！”丁薇一脸坏笑。

“姐！丁姐！姐！夏姐！快放过我吧，再不让我‘画押’，‘周扒皮’会收

拾我的。你俩是我恩人，我一会儿就招，一会儿就招啊。”伍琪芳见硬得不行，立

刻服软。

“好！下班前必须招供，否则格杀勿论！”丁薇示意夏冰开门。

走廊内传出高跟鞋撞击地面发出的响声以及伍琪芳的叫声：“时间正好，谢

天谢地，恰到好处啊！”

其实，对于感情方面的事情伍琪芳一向不太感冒，用伍妈妈的话讲就是“只

要是和男人有关的事情，她的反射弧必然要比常人慢了几倍。”按理说，在这样的

日子遇到这样的事情，换成任何人都会反省一阵子：为什么在那种合适的状态和环

境下没有问对方的电话？为什么没有问对方的姓名？为什么没有及时表达谢意？总

之，有太多个为什么要问。可是，偏偏伍琪芳没有，她一如既往习以为常地做着工

作。若不是因为丁薇和夏冰的旁敲侧击，她早把早上的事情抛到脑后忘得一干二净

了。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没人提就不会想，一旦有人提了，而且还往最关键的某

个点上去提，当事人就会格外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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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夜里，伍琪芳在日记里写下了一篇以“闲散中的一场艳遇”为主题的文

章。她不停地回忆那个活雷锋似的陌生男人、那个冤家、那个在脑海中不停浮现的

高大身影、那个充满磁性的嗓音以及那张令她挥之不去的美貌面庞。她设想着再次

见到他时的情景，也许仍然是在那条熟悉的路上、也许就是明天、也许是某日、也

许他们会像两条平行线一般永远无法交叉……

心已动，情难收。同样失眠的情况下，她对自己的人生重新作了规划——今

年一定要给自己一个交代。找一个心爱的人或者一个爱自己的人嫁掉，无论如何都

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生活。她需要爱情，需要爱一个人，同时也更需要爱她的人。

改变，往往是成熟的标志。

接下来的日子里，伍琪芳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并且一反常

态地站在下水井盖那里四处张望，她期盼着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或者声音再次

出现。可惜，陌生男人有很多，唯独少了朝思暮想的那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也会逐渐淡漠，对于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就算再想努

力将其印在脑海深处，留下的也只是只言片语和模糊的身影，直到不再期待。

伍琪芳做梦都想不到，再次遇到顾桥的场面比第一次还要狗血得厉害。

初冬时节天气逐渐转冷没几日，居然下了场小雪。栏目组拉着一车的人到市

郊的滑雪场实地考察，以便在天寒地冻时节做外景互动节目。好动是伍琪芳的天

性，下了车子她便扯着夏冰往外蹿，将那里所有的活动项目都尝试了一遍。由于活

动量大，加之出了不少汗，伍琪芳又喝了不少的水，回驻地的路上她开始在车上不

停地要求上厕所。没办法，司机只好找了一个简易的公厕将她放下，结果意想不到

的事情发生了。

表面看上去公厕是由简易房板搭建起来的，可里面却是另一番景象，除了窄

小的蹲位以外连放卫生纸的装置都是用普通的铁皮制成。憋得太久，伍琪芳想不

了太多，生理反应让她来不急挑剔便心急火燎地解手，本来就冷，加之体内热气

散出，动作自然要加快许多。结果在站起的刹那间，她觉得臀部被什么东西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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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但没有觉察到其他异样。直到将内裤提起后她才感觉到手上热乎乎的有些潮

湿，举起来看了一眼，只见一片殷红的血迹。天晓得那个装着卫生纸的铁筒究竟有

多锋利，她知道，自己受伤了。

为了避免让其他人久等，伍琪芳胡乱地扯了一把卫生纸塞到伤口处便跑上了

车子。尽管不晓得伤得如何，但坐下的那一刻分明可以感受到一阵刺痛，她能估计

出伤口的大小以及严重性。还好驻地不远，车子停下以后伍琪芳连饭都没吃便跑回

房间。

仍然是以高难度的动作扭身望向镜子，一条足有五厘米的伤口展现在眼前，

上面还覆盖着没有被清理掉的卫生纸。血已经止住不流了，取代疼痛的是又麻又

胀。伍琪芳用水轻轻地洗了洗伤口，换了衣服趴在床上等待夏冰的归来。

或许是累了、或许是这种姿势极易入睡。夏冰进入房间的时候伍琪芳已经像

趴趴熊一样趴在床上口水横流。知道伍琪芳没有吃饭，夏冰为她带了一些回来。随

手用力地拍了拍伍琪芳那个看似微微隆起的屁股，大声叫道：“懒猪芳姐姐，起来

米西啦！”

受力之处正是伤口所在位置，伍琪芳吼叫着从睡梦中惊醒，条件反射地在床

上翻滚了两下。之所以是两下完全是因为，第一下是仰面，疼；第二下再次变成俯

卧状。

夏冰吓坏了，以为伍琪芳梦游，却发现丝丝血迹从睡裤上渗出。

“天那，芳姐！你的月经量可真够大的，都快溢到腰上了。”

“呸，别胡说。”伍琪芳撅着屁股去摸伤处，她觉得情况不妙。

出于好奇，夏冰过去帮忙扯着睡裤，所见之处令她瞠目结舌。“天啊！怎么

摔成这样。”

“拜托，这不是摔的，是割的。”伍琪芳愤愤地解释。没时间和夏冰这个天

真的小丫头废话，去医院要紧。

越不想惊动其他人越是出状况，夏冰几乎是号叫着敲击着“周扒皮”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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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头儿，出事儿了，芳姐受伤了！”

房间内地主斗得正酣，虚掩的房门丝毫掩盖不了浓重的烟雾，“周扒皮”贴

着满脸的纸条叼着烟卷不情愿地探出头来，“大半夜的，叫魂儿啊！之前还好端端

的，吃顿饭的工夫怎么就受伤了？”

夏冰作抹泪状给他看，同时指着腰部以下的位置说：“她这里出血了，好长

一条口子，已经肿起来了。”

随即门口处又探出几颗人头，争先恐后地询问：“哪儿？哪儿出血了？怎么

弄的？严重吗？”

“严重，我觉得很严重。她现在只能这样趴着。”夏冰又在模仿伍琪芳趴在

床上的动作。

“周扒皮”用力扯开房门，随手拎起一件衣服直奔伍琪芳所在的房间。几分

钟内，小小的房间内挤满了同事，男男女女众说纷纭。

这是件丢人的事情，伤口所在之处外人看不得，去医院是必然的，只是远在

市郊，担心处理不当延误时机。于是“周扒皮”将重任托付给夏冰和丁薇，让她俩

负责把伍琪芳送到合适的医院。

丁薇的驾驶技术不是盖的，虽然疯狂但不疯颠。一路的风驰电掣，伍琪芳云

里雾里地就被送到了C市里一家较好的医院，此时已是深夜。

帮忙的人急三火四地忙着挂号，忙着找推床，经常抱怨自己失眠的患者却趴

在车里睡得如死猪一般雷打不动。夏冰担心伍琪芳伤势过重会晕死过去，哭哭啼啼

地扯着小护士忙叫救命。

苦的是小护士不知内情，盯着车子里的身影问：“喝了多少酒啊？醉成这

样！”

听到这句，夏冰差点儿没抽自己一巴掌。自己明明没说过患者是醉酒，她咋

就能理解到那方面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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